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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三日上午的六安，秋阳把独山镇红
军街的青石板照得明晃晃的。我和老伴在女
儿的陪伴下，踩着被岁月磨得锃亮的路面，
每一步都像踩在历史的褶皱里。我没有想
到，就在这个小小的镇上，竟然出了十六位
开国将军。这辈子我追过最久的“星”，从
来不是荧屏上的明星，而是史册里记载的这
些永远年轻的革命先烈。

红军街不长，青砖墙，黑瓦檐，木门
上的铜环还留着旧时的温度。女儿指着一
处挂着“六霍起义纪念馆”牌匾的老房子
说：“爸，这里就是当年红军开会的地方。”
我挪着步子走进去，一列玻璃展柜里的旧
军 帽 、泛 黄 的 作 战 地 图 、锈 迹 斑 斑 的 步
枪，瞬间把我的思绪拉回了老课本里讲述
的峥嵘岁月。

年轻时，常听老同事讲革命故事。那
时总觉得先烈们离自己很远，可此刻看着
展柜里那支在独山暴动中打了胜仗的步
枪，枪托上的木纹还清晰可见，忽然就明
白了他们不是书本上的文字，是曾握着
枪、护着老百姓的活生生的人。在街中心
的红军雕塑前，我停下脚步。雕塑上的红军
战士眼神坚定，衣角仿佛还沾着战场的硝
烟。我想起自己八十岁月的人生里，从穿上
白大褂那天开始守护乡邻的健康，到退休
后总爱给孙辈讲过去的事，其实都是在追
着先烈们的脚步走。烈士们当年抛头颅、洒
热血，不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后人能安稳
生活吗？现在我能高高兴兴地站在这里，看
儿孙们笑着，看街道上人来人往，不正是烈
士们用生命换来的美好吗？

女儿怕我累，找了处石凳让我歇着。阳
光穿过树叶洒在身上，红军街上的游客来来
往往，有人举着相机拍照，有人认真读着墙
上的革命标语，还有人驻足看着一组组红军
活动的雕塑。忽然觉得，“追星”这件事，
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我们这些后来者，
沿着先烈们的足迹走下去，把他们的事迹讲
给更多人听，让红色的记忆永不褪色，就是
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离开红军街时，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
长很长。我恋恋不舍地又回头望了一眼广场
上那面写着“红色独山”的鲜红旗帜，心里默
念：先烈们，你们看，这盛世果然如你们所愿。

􀳁 边走边看

追 星
章善荣

莎草的三棱茎，绿盈盈的，长约三四十公
分，茎挺拔，叶披离，是一种“欲寻则难觅，无意
或相见”的杂草。早年在汤庄读私塾时，学童草
间有一种游戏：即拔起莎的茎，从一头剖开，两
人各执一半撕拉，如果平分秋色一般顺利扯开，
表明两人能够永以为好，倘若扯到一半断开了，
天长地久的愿望就会落空。游戏游戏，高兴而
已，也没人当回事。但莎草的根，却有人当真，挖
了来，晒干，卖给药店，得些零头八脑的钱。药店
叫它香附子，说是能治胃病、妇科病什么的。但
我大伯另有说法：香附子在香料中，叫“雀头香”，
古人或拿来做香囊。

莎草细长的叶片，众星捧月似的托起一根三
棱形茎。夏天一到，茎的顶端，神不知鬼不觉就冒
出复穗状花序，三五个花序向四面伸开，勉力形成
伞形，每枝小穗由两列颖，深紫色，开花与结籽，
都悄悄地进行，不是刻意保守什么秘密，身为草
芥，本性低调，不事声张而已。

香附子做的香囊，一直没见过，大伯的话却记

住了。“九月秋风至，百草将枯黄。”这话蓦然从
我的脑海里跳了出来。于是，目光投向小区外
日日经过的那条绿化带，看看有没有莎草？有，
不多，多靠路牙子生长着，零零星星，有点自我
放逐的味道。这个季节，莎草的叶子，已呈颓
势，三棱茎却依旧挺拔，穗子也完好，然而不是
花序，是结了籽的穗子了。

见到莎草，先是拍照，再用小铲子挖根，以
一探究竟。茎的基部，确有雀头状物，下面附着
许多须根。把雀头切开，便有一股气味散发开
来。按现代人对“香”的理解，香附子的香，怕是
不达标。真不知道，三国时的曹丕，为何特意派
员到东吴去讨要香附子。那时的魏国，不是早
就有迷迭香，且三曹都为之写赋了吗？难道香
附子的“香”别有一番妙趣？

隔离带上，莎草就像树叶隐于树林一样，安静
地充当树下隐士，欲寻则难觅，无意或相见。作为一
种杂草，没有孩子拔它当游戏，诗人们也不再填写

《踏莎行》了。唯有我，因为记起大伯的话。

􀳁 植物脸谱

秋天的莎草
程耀恺

国庆期间，百余位亲友乡邻齐聚我的老家，见证
我的儿子、儿媳拜堂成婚。红毯沿着灰不溜秋的水泥地
铺向堂屋，炮仗声炸开晴空，惊起檐角几只麻雀，我这
悬了数月的心，总算落了实。

去超市挑婚宴烟酒时，妻子总在耳边絮叨：
“孩子一辈子的大事，可不能含糊。”我望着货架
上的高档白酒，想到儿子还要偿还 20 余年的的
房贷，最终选购了标价两百多元一瓶的白酒。

“咱图的是亲戚围坐的热乎气，不是摆阔气。”妻
子笑着点头。

转到喜糖区，儿子心心念念的定制糖盒恰好
摆在眼前：红绒盒面缀着细珍珠，大小刚能容下
一盒烟、一罐饮料，精致得仿佛能攥出暖意。我拿
起一个摩挲着，指腹触到绒面的柔滑，忽然想起母
亲当年的话：“喜糖要甜，是让大伙儿都沾沾咱的
喜气。”如今这糖盒里的甜，和三十年前母亲塞在
我婚房被褥下的炒花生、炒蚕豆、红枣一样，都是
把日子里的暖，拆成小块儿分给身边人。

儿子为年轻亲友做了电子请柬，婚纱照配着
轻快的钢琴曲，点开便是满屏朝气；但给媒人的那
份，我特意托书法老友，用八尺大红洒金纸手写。媒
人是我的妹妹，若不是她顶着烈日跑前跑后撮合，
哪有这桩好姻缘？送请柬那天，我骑电动车去妹妹
家，妹妹指尖轻轻抚过墨迹未干的纸面，眼眶泛
红，“哥，这字比啥贵重东西都金贵。”

婚联是忘年交刘先生写的。他在厦门带孙子，
听说我家办喜事，特意寻来上
好的红宣纸，写好后寄了过
来，笔锋如松枝般苍劲，墨色
里似裹着远方的烟火气。儿子
凑过来一看，连连赞叹：“这字
真有劲儿。”

选婚车时，我和儿子没费
多少口舌便达成默契：主婚车
借了位老伙计的车，其余车辆
都是亲友们自家的，每辆车车
头都系上一尺多长的红绸带。
风一吹，红绸子在空中飘得欢
实，虽没有一排豪车的排场，
可每辆车里坐着的都是沾亲
带故的人，这份热络亲近，比

任何排场都金贵。
婚礼定在老家办，是我和儿子一起拍的板。他

提前跟我回了趟村，走到院角那棵老枫树前，我伸
手摸着粗糙的树干，当年我成婚时，树干才碗口
粗，如今竟粗壮得需两人合抱。抬头望去，枫叶正
红得透亮，几片叶子落在儿子肩头，他转头望着老
家新盖的二层小楼，白墙映着红枫，新旧景致叠在
一块儿，格外熨帖。儿子轻声说：“爸，在这儿办踏
实。”我心里一暖——这老枫树扎根的地方，有祖
辈踩出的田埂印，有乡邻递来的热茶水，比城里酒
店的水晶灯更能照见日子的根脉。

婚讯传开后，乡亲们便忙着送土鸡蛋。何奶
奶已七十多岁，颤巍巍拎着竹篮来，蓝布帕子把篮
子裹得严严实实，掀开一看，四十个土鸡蛋的壳上
还沾着点新鲜的鸡粪。“这是我和你大爷攒了大半
年的，自家鸡下的，给新人补身子。”我再三推辞，她
攥住我的手，指节因用力而发白：“你要是不收，就是
嫌我们老两口，不让我们来喝孩子的喜酒！”那一个
月，父母家的八仙桌上，土鸡蛋天天都能堆起一小
摞，每个都带着鸡窝的温乎气。

婚礼前一天，老家房子里便热闹起来。堂哥开
着四轮车运来了桌椅。堂嫂天不亮就支起大铁锅，在
灶台前搓圆子、炸圆子，糯米面和着温水，在她手里
揉得软乎乎的，揪一小块搓成圆滚滚的球，丢进滚烫
的油锅里，“滋啦”一声响，白团子瞬间滚成金元宝似
的，她手里的漏勺翻得飞快，黄澄澄的圆子捞出来，
控油时滴下的油珠落在灶火上，溅起细小的火星，
香味裹着热气往上飘，能飘到村头的池塘边。邻居
家的婶子路过，隔着院墙就喊：“他嫂子，圆子炸好
了没？给娃尝一个解解馋！”堂嫂笑着应：“别急，等
明儿婚宴，管够！”弟弟和侄子、侄女婿踩着木梯子
贴婚联，红底黑字衬着白墙，浓浓喜气扑面而来。

婚礼当天，院子里挤得满满当当。婚车刚到村口，
乡亲们就涌上去看新娘，孩子们追着新郎要喜糖，连隔
壁村的王大爷都拄着拐杖来了。婚宴上，文友老胡端着
酒杯走过来：“你这婚事办得好，有咱农村人的实在，满
是人情味。”我举着杯，望着满屋子的笑脸，尤其是那些
头发花白、行动不便的老人，他们坐在桌旁，手里握着
筷子，眼里映着红绸子的光，忽然懂了“家有喜事”的分
量：它从不是摆出来的排场，而是亲人的牵挂，是乡邻
的热乎气，是老辈传下来的规矩里长出的欢喜。

􀳁 生活流水

儿子大婚
孙春旺

金 秋 徐群 摄


